「夢幻」水墨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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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底北京舉行了一個頗受國際藝壇注目的「八八年北京國際水墨畫展」，台灣畫家黃朝湖的參展作品「夢幻交響曲」脫穎而出，獲得該次「國際水墨畫展」大獎，他拿到由北京主辦機構贈予他的獎座後，對著記者不是談自己的得獎作品，而是細細端詳手中獎座說：「啊，這種唇膏式的設計很藝術，比日本的獎座設計好多了，中國大陸在進步，希望在這裏。」

　　黃朝湖是在台灣出生的畫家，但他早期畫卻是跟隨在四九年從大陸來台的國畫家呂佛庭以及現代畫家李仲生學的，包括研習山水、花鳥及前衛藝術。

　　「可以說，台灣的現代文化運動之所以如此蓬勃，與外省文化人來台的鼓吹和推動是分不開的。」黃朝湖由衷地說。但當時年輕的黃朝湖並不滿足於學習中國傳統畫，到六十年代世界青年掀起反叛的浪潮時，他也深受西洋新興繪畫思潮影響，以畫筆及文筆全心投入現代畫創作及運動，當時他就被稱為台灣現代畫壇的頑童。

　　因此，黃朝湖早期的畫，極受紐約抽表現主義及超現實主影響，他用油彩或油漆調和松香水畫在布上，表現出近似中國山水畫的趣味，同時他亦大量使用黑色，他解釋說：「我一直對黑色有強烈的感受，所以我堅持以黑白兩色來表現世界空間及冥想。」黃朝湖在經過十幾年狂熱習作西洋畫法後，雖其間也有不少佳作受到藝評界的欣賞，但在八○年初，當黃朝湖在美國看了一個中國大陸畫家的水墨畫展後，他對自己的創作道理進行了重新選擇。

　　「這時，我開始深入探索東方思想和中國繪畫問題。」黃朝湖拿出十幾幅他在過去幾年所創作的水墨畫並得獎作品,為筆者解釋說:我在水墨畫方面的創作，首先是在意念上排除「形」的枷鎖，重視氣韻的生動和意境，其次是要在技術上作一些改進，如在色彩上使用活潑而豐富的壓克力顏料，讓它與綿紙宣紙聯姻似的結合，以強化水墨畫的筋骨。」黃朝湖在改進中國水墨畫方面的努力，也不斷受到中外畫評家的讚賞，他的畫曾在十幾個國家參展，並分別獲得亞細亞國際美展國際賞、日本藝術展國際美術審議會賞及北京國際水墨畫展大獎。

　　對於黃朝湖的獲獎作品，英國詩人歐瑞利曾評析為：「黃朝湖對空間概念的感覺能力是傳統與現代的合成體，兩者雖然是根本上對立，但空間的處理充滿了平衡與和諧，他的畫只需要感性地的領悟，而非意識的觀察，然而一旦領悟，則會有一深遠且持久的影響。」對於這些獲獎作品，黃朝湖認為他在北京所獲獎的最令他興奮，你看──，他俏皮地指著他的獎杯架說：「日本獎杯設計多小氣，完全缺乏經濟強國風範。」

　　隨即黃朝湖又說出他在北京獲獎使他真正興奮的是：他是在遇到真正的對手下而獲獎，「我往北京參展時還估計自己是否獲獎的事，但到畫展正式開幕後，一看到其他參展作品，特別是大陸年輕畫家的作品時，我就感到了強大的壓力。」他解釋說所謂壓力，就是驚異中國的水墨畫在近幾年間竟趕上了台灣畫家努力十幾年所創作水墨畫的成果，他謙虛地說：「我雖獲獎，但心內的那種壓力及惶恐感覺卻是永遠難忘的。」

　　但筆者詢問過參加國際展的權威畫家，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黃氏應得的，他在顏色上的創新是大陸畫家無法比擬的。」

　　黃氏則認為大陸畫家在技術和意境方面顯然超過台灣，但在畫家制度及顏料質素方面尚需改進，他感嘆說：「他們的經濟情況與他們的成就成反比例，令人傷感。台灣畫家實應負起積極傳達世界畫壇訊息及積極向世界各地宣傳大陸畫家作品的責任」，他嚴肅的說：「我們兩岸畫家不能再搞『窩里鬥』的事了，我們應用犧牲精神為中國烘托出一個畢加索式的畫家來，最後令中國畫與西方畫可以並駕齊驅」，他並語驚四座地說：「不要忽視香港，香港的畫家可能會因為沒有歷史包袱，取中、台之長，第一個走向世界，爆出冷門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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